
! ! ! !两年前，张闻天的外甥马文奇
教授与世长辞，我悲痛万分。马老师
是我的恩师，他对弘扬张闻天精神
所做的一切，他的人格魅力，他的音
容笑貌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我们有缘”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从不相信

唯心的东西。可和马文奇老师的近
半个世纪的交往，我不得不相信世
上有“缘分”两字，否则一个复旦大
学经济系的学生怎么能和外文系的
老师结成莫逆之交，一个二十世纪
四十年代出生的市区人，怎么能在
浦东这块人杰地灵的热土上踏到诞
生于二十世纪元年的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思想家张闻天同志的那
么多的足迹。怪不得马老师有一次
对我说：“我们有缘”。
我和马老师初识于 !"#$年秋，

我们一起在龙华镇参加四清运动，
马老师是外文系俄文组的，当过苏
联政治经济学专家翻译，常同经济
系教师合作翻译专著，和经济系有
着很深的渊源，后来于 %"&'年正式
调入经济系。我们工作组是师生组
成的团体，相处十分和谐。

!"(&年初，毛主席作了“复课
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作为班委成
员，我主动挑起了复课的任务，几个
人一商量，决定请马老师出山教我
们俄语。马老师欣然同意，自编教
材，书名为《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
（故事集）》，这本以复旦大学外文系
名义打印的在特殊历史时期使用的
特别教材，至今我还珍藏着。

%"(&年 (月，我分配到南汇县
瓦屑公社（今属周浦镇）当教师，和
马老师的老家不远，马老师托老同
学找到我，从此我们之间增加了一
层同是浦东人的关系。后来我才知
道，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
张闻天是马老师的舅舅，张闻天的
故居离我工作的地方瓦屑不远，更
令我想不到的是，瓦屑竟是张闻天
的祖居。%"&)年至 !"&$年，我担任
瓦屑公社志编写组主编，在收集资
料和考证的过程中，知悉南汇县惠
南镇小学是张闻天的母校，我工作
的学校前面的六灶港是张闻天乘船
到上海的必经之路。我们征集到一
部颇有历史价值的家谱即清嘉庆十
年（公元 !&*$年）刻印的《利造桥张
氏世谱》。这部家谱在前言中道出了
瓦屑这个怪地名的由来，原来此地
“明季遭倭寇之乱，庐舍毁于兵火，

存者惟瓦砾而已，至今名其地为瓦
屑墩者，盖兴宗公旧址也。”后来经
我的副主编张志明的考证，兴宗公
是张闻天浦东地区的始祖。据传，张
闻天的祖辈每逢清明节还要去瓦屑
张家祠堂和张家墓地，凭吊祭扫自
己的先祖。
在马老师托同学在瓦屑找到我

后，鼓励我重拾俄语，手把手地教会
我翻译政治经济学著作，合作翻译
出版了《经济学基本知识》等译作。
更使我感动的是，马老师带领我参
加了研究宣传张闻天的行列，我整
理过张闻天的笔记文稿，收集过张
闻天的生平事迹，又在马老师的指
导下，在业余时间写过运用张闻天
的观点分析研究有关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的学术论
文。!""*年 &月 +*日，《张闻天故
居》正式开放时，马老师又赠给我由
他舅妈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刘英亲笔
签名盖章的纪念张闻天的首日封。

文稿一定保存好
!"," 年 ( 月，马老师写信给

我，要我到他家有要事相商，我从南
汇赶到复旦教师宿舍，一进门，马老
师就拿出一本杂志给我看，原来是
复旦学报 %","年第三期，上有《张
闻天同志的政治经济观点简介》一
文，文章全面而简单地介绍了张闻
天的理论，大部分引用自张闻天从
未发表的文稿或笔记。这篇文章在
当时称其为东风第一枝当之无愧，
不光意味着张闻天即将平反昭雪，
而且拉开了宣传研究张闻天的帷
幕。马老师正是为商讨研究张闻天
的经济思想这个目的招我来的，他
要求我协助他整理张闻天的书信、
笔记和文稿，一起撰写文章。马老师
告诉我，他拥有张闻天的文稿和笔
记是因为文稿是他保存的，而可以
用他的名义发表是因为这是张闻天
的嘱托。

马老师曾两次保存张闻天的文
稿。第一次颇为惊险，第二次极为悲
壮。由于有点传奇色彩，第一次保存
过程，后来成为电视连续剧《张闻
天》中一个敲击心扉的故事情节，可
马老师同我讲得十分平直。%",-年
&月 (日，张闻天写信给马文奇，要
他利用暑假到肇庆一晤，他立即动
身前往，见到分别八年之久的舅舅。
张闻天把这几年在肇庆写的三篇文
章交给他，要他誊写，两周只抄了一
半左右。由于假期即将到期，他只能
要求回校继续抄写。张闻天叮嘱他
不能让他们（指“四人帮”之流）发
觉，因为其中有他冒着很大风险写
下的如《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直
接批评“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文稿。
因此马老师带文稿回上海的过程有
点像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者转送情
报那样神秘，他把文稿藏在鲜桂圆
之下，躲开警卫员的视线，由张闻天
亲自送到轮船码头。到了上海，马老
师日夜誊写，并抄两份，分别隐藏于
书和稿件中，为了证明是张闻天的
文稿，他抽出原稿三处一共 (页留
下，夹在《毛泽东选集》等书之中，其
余原稿按照张闻天的叮嘱销毁。

%",$年 &月，张闻天和刘英经
批准迁居无锡，张闻天带病修改肇
庆文稿。%",(年 ,月 %日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 $$周年纪念日，一生忠于
党的张闻天含冤逝世，“四人帮”发
下了“继续保密”的指示。刘英按照
张闻天生前的嘱咐，把经研所发还
的文稿笔记、卡片和肇庆文稿等，共
七八十万字，交给马文奇保存，马老
师对刘英说，“只要我人在，文稿一
定保存好！”他又开始了夜以继日抄
写文稿的工作。

马老师誊写和保存张闻天书
信、文稿、笔记和卡片是冒着极大风
险的，可他置身家性命于度外，义无
反顾地卫护收藏，特别是在 %",(

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倒施逆行

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如果被“四人
帮”爪牙探知批判“四人帮”的文稿
在马老师那里，那后果真是不可设
想，首当其冲的是地毯式抄家，文稿
等不管藏在哪里，都不能幸免。于
是，当师母提议请马老师哥哥帮助
抄写时，遭到马老师的反对，大有舍
我其谁的气魄。后来，马老师总算没
有被抄家，张闻天的文稿、笔记等也
终于保存了下来。粉碎“四人帮”后，
马老师立即把文稿归还给了刘英。
自己仅仅留下了复抄的摘录稿。
张闻天平反后，某报记者采访

了马文奇，把藏稿的细节进行艺术

加工，说把文稿包好藏在花盆泥土
底下等。“实际上没有这么回事，我
只把文稿笔记夹在自己的稿纸或书
籍中间，然后分处隐藏。”马老师对
我说，后来我亲见的一件事证实了
马老师这个说法。有一次，马老师在
书架里找他过去的译作赠送给我，
取出一本随手翻了翻，突然一页信
纸飘落在地上，他捡起一看如获珍
宝地叫了一声，原来是张闻天写给
马文奇的信，时间约在 %"$.年左
右，当时马老师在上海外语学院读
书，信的内容大致是叮嘱外甥努力
学习、锻炼身体、将来为祖国贡献力
量等语，字里行间充满了殷切期望
和浓浓亲情。

肇庆文稿
张闻天在肇庆写的文章，后来

统称为肇庆文稿。/","年 &月 0$

日，中共中央召开张闻天追悼会的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张闻天的《无
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全文，
在文前“编者按”中指出，此文“除了
使人感到它的理论力量和教育意义
以外，还使人亲切地感到一位忠贞
刚毅的老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凛
然正气。”0天后的 &月 0,日，《人
民日报》又发表了马老师从肇庆带
回上海誊写的《党的斗争要正确进
行》一文，此文矛头直指“四人帮”陷
害、打倒革命同志的罪恶行径，发展
了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
%","年 "月，这两篇文章由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编辑成单印本出版，
由新华书店在全国发行，成为张闻
天平反后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著作。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后忍辱负
重、殚精竭虑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
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在
0*%%年出版的《政坛风云》一书中
对肇庆文稿的评价是“这些文章代
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正确的理
论思想的最高水平”。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的《张
闻天图册》写到：“《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政治和经济》在 %","年《人民日
报》首次发表时，为全党贯彻十一届
三中全会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战略转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中共中央批准的 %""$年出
齐的四卷本《张闻天文集》后记中这
样写道：“张闻天夫人刘英、外甥马
文奇在‘文化大革命’极其困难的条
件下，为保存张闻天的文稿作出了
宝贵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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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马文奇保存张闻天文稿遗物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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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腾霄一次讲话引起的风波 ! 郑文林

! ! ! !张腾霄是上世纪 &*年代初的
中国人民大学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校
长，校党委书记，著名教育家。上世
纪 $*年代末，他被打成党内“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年代初被平反
后，他没有再回校部当领导，而是要
求到哲学系工作，为系主任兼党总
支书记。这期间我和他打过一回交
道，谁知以后竟引起了一场风波。

%"(*年年初，我和年级一些同
学被通知提前毕业，分在哲学系各
教研室当助教。当时哲学系正处于大
发展时期，就是这样，教师还是不够，
于是从 %"(*年、%"(%年的本系和外
系毕业生中，又留了一二十人分在
各教研室当助教。这些新留的助教
大都是团员，于是系党总支决定成
立哲学系教师团支部，并指定我当
团支部书记（当时我已入党）。一次
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大家都要求
新任系主任张腾霄就入党、业务提高
问题来给大家讲一次话。我将大家
的要求去和张腾霄讲了，他很痛快

地应允。他问我讲点什么？我说就两
条，一是入党，二是业务如何提高。

这次讲话在 %"(0年的秋天进
行。张腾霄首先问了大家的情况和
要求，之后他就说了以下这番话：
他说，大家提的问题和要求，就

是一个“又红又专”问题。这个问题
上有偏向，就是首先讲“红”，忽视
“专”；甚至说有“红”才能“专”，这是
叫你们做一个“空头政治家”。他说，
“红”是什么？就是爱国，为人民服
务。拿什么去爱国，为人民服务？就要
有本领，有业务，就要有“专”。没有本
领，没有业务，没有“专”，光喊“红”，
“为人民服务”，都是空的。因此张腾
霄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没有“专”就
没有“红”。张腾霄这话令我当时吃了
一惊，这是过去从没有听到过的。

由此张腾霄讲到了“入党”和
“提高业务”的关系。他说，你们要求
入党是好的，但要有所表现；怎样表
现，主要就是提高业务，苦读书。业
务提高了，课讲得好，能写出有见解
的论文，甚至著作，你的入党问题就
好解决了。你不努力提高业务，拿不
出东西，整天浪费时间去读那些政
治小册子，你是入不了党的。

接着，张腾霄谈到了我们这些
助教的“发展前途”，他说：你们别以
为在人大哲学系好混，当了几年助
教就自然会升讲师，再当几年讲师
就会升副教授，最后会当上教授。不
会这样。做了几年助教会提个讲师，
这有可能；但再往上当个副教授，就
不一定了，你没有研究成果，没有著
作，是当不上副教授的；至于当教
授，更是难了，没有有影响的研究成
果，是当不了教授的。

张腾霄又进一步对我们“加
码”：你们如果不努力，就是在助教
的岗位上也混不下去。你们都看到
了，今年（指 %"(0年）我们在应届毕
业生中留了两个人在系里当助教，
而从现有助教中淘汰了两人出去；
以后每年我们都会这么做，作为我
们系里一项长期政策。就是说，你们
如果不努力，每个人都会有可能被
淘汰出去。
张腾霄讲的这番话，对我们这

些小助教震动极大，压力大极了。他
的这次讲话后来传了出去，在系里
青年教师中也引起了震动和压力。
以我来说，当时我已结婚，爱人

哥哥在清华大学当老师，每个星期

天，他总要叫我们去玩，可每次晚上
回来，当我看到我住的集体宿舍每
间屋都灯火通明、每个人都在苦读
时，我就有压力和自责：我又浪费了
一天时间！
我不仅自己要努力读书提高业

务，在团支部书记的工作上，我也把
张腾霄的讲话作为指针，就是一切
为了提高业务，给业务让路。当时中
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助教方立天，正
开始学习佛学，每周要去中国佛学
院听佛经课，可有时我们要过团组
织生活，他就常向我请假，我也一直
准他假。还有中哲史教研室另一名
助教张立文，非常用功勤奋，还常写
论文向报刊投稿，可因为他刚学中
哲史不久，水平不到位，因此常被退
稿。他所在教研室党支部书记为此
说他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找到
我，要我们教师团支部开会批评帮
助他。我想，想写文章发表，提高
业务，不正是张腾霄要求的吗，怎
么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呢？我
就压下没有开，也没有告诉张立
文。以后几十年，我们这个哲学系教
师团支部出了不少人才，像上面提
到的方立天、张立文，还有后来的方

克立、郑杭生等等，现在都成了中国
哲学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我想，
这和张腾霄的这次讲话精神影响不
无关系。
可是不久以后，随着对“重提阶

级斗争”的贯彻和发展，张腾霄这
次讲话就成为问题并被当成一个
“事件”来抓了。

%"(-年春天，哲学系新任党总
支书记把我从“十八所”（%"(+年我
被上面抽调到这里参加当时的“反
修”理论工作）专门叫回学校，向我
详细调查了解张腾霄这次讲话的
情况，还问我有没有记录？我说
有，是记在本上的，他叫我拿给他
看。我找出给了他。后来听说，系
里还专门为此开了批判会，张腾霄
就他的这种“白专道路”作过几次
检查。
以后我被调入新成立的中央马

列主义研究院，不久“文化大革命”
开始，人民大学又来人找我外调，还
是张腾霄的这次讲话。我如实讲了
有关过程和讲话内容。他们说，张腾
霄的“问题”非常严重，他在哲学系
搞“白专道路”，他的这个讲话，在全
国都够得上是个“典型”。
几十年后的现在来看，张腾霄

的这次讲话和他在哲学系一系列办
系思想和措施，在全国是够“典型”
的———不过是正面的典型。在当时
那种情势下，他能说出这番话，出台
这些措施，表现了他求真务实的教
育思想和气魄，是非常不容易的。

" !"$*年 +月"马文奇赴广东肇庆

抄写文稿"和舅舅张闻天合影

" %"$,年 %'月 $日" 张闻天给马

文奇的信


